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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仲和似乎並不願意，又卻不過金蒲孤
的面子，才勉強地一拱手向呂子奇道：

「呂老先生乃武林人傑，舉世同飲，家
人有眼無珠，才致冒犯虎駕！」

呂子奇自然也看出他的言不由衷，遂也
冷冷地回了一禮道：

「貴管家身手不凡，老朽此來本為取其
辱，怎敢當得主人如此廖贊，設若主人對老
朽有半點看得上眼之處，貴管家也不會拿老
朽不當人了！」

話講得很明顯，明明白白地指出門口的
僕人那傲慢與輕視，根本就是主人的授意，
駱仲和微一變色，但隨即恢復正常，若無其
事地一笑道：

「敝人已經表示過歉意，呂老先生一
定要不諒解．在下也沒有辦法，好在那個
混帳還跪在客廳裡，聽由老先生發落如
何！」

說著伸手邀請他們入內，這是一間很寬
敞的大廳，巨柱粗可合抱，白石舖地總在六
十風方丈大小！

不過正中用紫檀木雕的高屏隔出了一間
起坐之處，看不見四週是什麼樣子，然而設
備之豪華，僅劉素客的萬象別府與崇明散人
的水晶宮可堪比擬！

呂子奇與李青霞自然免不了流露出詫
色，金蒲孤卻因為見多了，淡然一無表示，

粗略地看了一眼後，卻向那跪在屏風角落裡
的僕人望去，駱仲和見這室中的佈置未能引
起金蒲孤的注意，似乎微感失望，故意輕笑
一聲道：

「蝸居簡陋，實非待客之所，可是寒舍
再也找不出更好的地方了，請三位委曲一下
吧！」

李青霞不禁脫口讚道：
「駱先生太謙虛了，就是真的龍宮水

府，也未能及得上先生這裡……」
駱仰和高興地大笑道：
「那裡！那裡！敝人不過是喜歡收藏一

些小巧的玩意兒，其實想起來太以無謂，這
些東西饑不能食，寒不能衣，僅供耳目賞玩
而已，世人卻有擲千金以求之者，說來是真
傻，可是敝人祖上數代僅出這些傻人，縮農
節食，苦心經營，積存下這些無用的廢物，
金大俠一定會認為很可笑……」

金蒲孤聽他語中之意，卻是在誇耀自己
財富，心中對他大起反感，覺得他涵養上實
在太庸俗，因此對這人武功雖高亦不感興趣
地道：

「在下對於鑒賞珍玩的知識很淺薄，故
而對於此事無由置啄！」

駱仲和對於金蒲孤冷淡的態度依然一無
所覺，興沖沖地從案架上取下一個小玉佛
道：

「這尊玉佛是唐代的製品，唐太宗虔心
佛學，曾遣玄奘法師求經於西土，據雲這是
宮內的供佛，先祖以萬金購得，可能這上面
還留有李世民的手法呢，睹物而思古……」

金蒲孤實在聽不下他的刺刺饒舌，乃冷
冷地道：

「一尊唐代古代佛即價值萬金，若是年
代更久遠的珍玩，豈不是要以億兆論價了
嗎？」

駱仰和眼光一亮道： 「自然！自然！有
些東西簡直是無價寶……」

金蒲孤冷笑著解下自己的箭囊，送到他
的身前： 「駱先生請為在下這箭囊估估價
看！」

駱仲和接過箭囊，翻弄了一遍，蹙蹙眉
道：

「金大俠這箭囊式典古雅，信非現代之
物，不過器以人傳，假如不是麼歷史上有名
的人物，其身價就差得多了！」

金蒲孤翻過囊底，指著一行小字道：
「這囊主人曾經留了一行字，不知道駱

先生曾否聽過這個名字！」
駱伸和吟出上面的字句：
「大漢自皇高祖斬蛇起義，滅秦伐楚並

六國而有天下，四傳至此，未見一將如李廣
者，神射無雙，時值率師征躬胡，特賜比
囊，期以莫負朕望，箭揚大漢聲威……」

念完了他忽地色動，幾乎要跳起來叫
道： 「這是漢武手澤，大俠從何處來的！」

金蒲孤微微一笑道：
「說來微不足道，在下曾在一個名叫劉

素客的家中作客數日，順手牽羊而來。」
（一四二）

姑婆的眼中閃爍著過去的時光。
這時，美也子在旁邊叫喚她們。
「姑婆！久彌他……」
「哩！他臥病在床，明天再讓他們見面，我

想他大概也活不久了。」
「怎麼會這麼嚴重？」
「久野醫師老說沒有大礙，真不知道那個蒙

古大夫到底懂些什麼。還不知道他能不能渡過這
個夏天呢。」

「他得了什麼病，」
我第一次開口。
「是肺病，所以你一定要保重一點。春代的

腎臟不好，不能生小孩，所以才會出嫁之後又回
來娘家。如果你不多保重，我們這個家即將後繼
無人了。」

「小梅，你放心，這個家來了一個這麼健壯
的孩子，我們不必再擔心繼承人的問題。不過，
這下可有人不能如願以償了，呵呵呵！太爽快
了。」

「小竹說的沒錯，這樣我也可以放心了，呵
呵呵！」

薄暮的黃昏時刻，寬廣的宴客室裡，兩個像
猿猴般的老太婆失聲大笑，不禁令我毛骨悚然，
她們的笑聲中很明顯地透露出邪氣與陰險。

我逐漸陷入這個被古老傳說與慘痛記憶糾葛
在一起的家族裡……

三酸圖屏風
當天晚上我失眠了。
對於一個神經質的人來說，祇要換床，就絕

對無法人睡。一整天長途旅行已便得我的身體十分疲憊，再加上
全身的神經像針刺一般痛苦不堪，使我徹夜清醒。

在三宮車站與諏訪律師道別、旅途中裝扮亮麗的美也子、公
車上巧遇吉藏、醜陋的濃茶尼姑、村莊裡的人們、看起來像猿猴
般的小梅與小竹姑婆……他們的身影和相遇時的情境；都雜亂無
章地在我腦海中出現又消失，而最後出現在我腦海中的就是春代
姐姐說的那椿怪事。

小梅和小竹姑婆果然年事已高，和我稍微閒聊之後，就累得
回房休息去，我則到深房去洗掉一身塵埃。

從澡房出來時，姐姐對我說道：
「從明天開始你再過去和大家一起用餐，今晚你是客人，就

在宴客室用餐。西屋的少奶奶，請你留下來作陪好嗎？」
說完，姐姐和女傭阿島兩人將晚睛拿進來。
「哇！我有口福了。」
「請上座，沒什麼好菜，都是一些當季的料理，待會兒如果

耽擱得太晚，我會請人送你回去。」
「好，那我就不客氣羅！」．這一餐幸好有美也子作陪，餐

後她也沒有馬上回去，我們三個人天南地北地閒聊殺時間，話題
最多的當然還是美也子。她用愉快的語調談些不得罪任何人的談
話，逐漸提到我初來乍到時受驚嚇的心情，同時也拉近了我與姐
姐之間的距離。

但是，談到後來，連健談的美也子也逐漸沒有後題而沉靜了
下來。沉默的空氣在我們之間流轉的當兒，我趁著這個空檔環視
宴客室裡的擺飾。 （二十九）

蔣青巖道： 「一芹三敬，望姑父姑母莞存。」華刺史見禮單
上有詩扇，說道： 「老夫正要請教佳詠，謹領詩扇足矣，其餘敬
壁。」蔣青巖再三相強，又收了錦紗四端。蔣青巖分咐伴雲去取
禮進來，伴雲領命。不一會，將紗、扇取到。華刺史忙將詩扇展
開觀看，那詩道：

國亡中表散他鄉，滿目春山惹恨長。君父大恩俱草草，親朋
高誼久茫茫。

人情共望劉文叔，丘壑深藏張子房。今日登堂須細認，兒時
相見恐相忘。

華刺史看罷，稱讚道： 「淋漓感慨，令我悲恨交集。郎君品
既超群，才復絕世，祇可惜生非其時，雖然郎君年方弱冠，異日
定是黃金台上人，祇恨老夫不及見矣。」

三人深談忘倦，廚下人來稟道： 「酒席齊備，不知是擺在園
中，還是內宅？」華刺史道： 「就在這內堂罷。」蔣青巖道：
「既有盛席，又有名園，何不攜去一遊？」華刺史道： 「荒園久

未灑掃，遲日再當奉屈。」說罷，眾丫頭、婢子一齊走來，抬過
兩張桌子，六張坐位。華刺史分咐眾丫頭、婢子道： 「蔣官人是
至親，此後家中大小，都不須迴避。」此時眾待妾們都立在屏
後，不好出來，聽得這一句話，大家一齊走到左右立了，都偷眼
去看蔣青巖，連韓香也出來看了幾次。此時蔣青巖身在紅粉叢
中，真個健脾，祇望那三位小姐到來，他拚了痛飲。不一時酒
到，華夫人著婢子去請三位小姐。那婢子去了半晌，走來向華夫
人耳邊暗暗說了幾句，華夫人笑道： 「我曉得他三人，從不飲酒
的，不來也罷。」蔣青巖聞言，把十分高興減去九分。華刺史起
身安了席，三人坐下，侍妾們篩上酒來。飲過數巡，蔣青巖漸覺
精神睏倦，又見日已西斜，再飲數杯，便起身告別。華刺史道：
「老夫到不曾奉問，難道郎君的行李，不曾帶得舍間來麼？」蔣

青巖道： 「小侄來時，有兩個相契的朋友，要同小侄來遊覽山
水，行李同在一處，因此尚未攜來。待小侄今夜回去與那兩個朋
友說了，明日搬過來吧。」

華刺史道： 「既是郎君的朋友，何不同到舍下盤桓幾時，也
帶挈老夫開開笑口。」蔣青巖道： 「那兩個朋友，今日也要來進
謁，因恐姑父謝客，所以遲疑未至。姑父若肯推愛，須寫兩個名
帖，著一人同小侄去請他。他兩人一個姓張，是張吏部之子，名
平，字澄江；一個姓顧，是顧司徒之子，名成龍，字躍仙，都是
高才妙品，少年意氣之人。」 （十七）

他這一吼，把她給吼呆了，一臉呆滯
茫然的看著他。

「騙人……」歐嘉芝扁著嘴，用怨懟
的眼神瞪著他。

「是真的！我喜歡你，我從住在你家
時就喜歡你了！祇是那時候沒機會、也不
敢說。」

看著她那副小可憐的模樣，他的心都
軟了，開始責怪自己不該對她這樣大吼大
叫的。

他耙亂了原本梳理整齊的頭髮，每每
祇有在心煩意亂時，他的這個習慣動作才
會出現。

Gordon如此，辜仲暘亦如此。
「騙人……」她眼眶含著委屈的淚。

「如果喜歡我，為什麼還會忘記我？」
「這個嘛……嗯，啊，呃……老實

說，我也不知道。」他低下頭，眼裡有著
愧疚，忘了她，實在非他所願啊！

而且，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祇有老天
知道了，他祇是個凡夫俗子，沒辦法回答
這麼深奧的問題。

「既然如此，我要回家了，再見。」
明明知道這不是他能回答的問題，但歐嘉
芝就是不想這麼快的原諒他。

她說走就走，毫不遲疑。
「喂！在你走之前，至少告訴我，要

怎麼樣才能讓你氣消啊？」知道再也攔不
住她了，辜仲暘乾脆問個明白。

被他這麼一問，歐嘉芝停下腳步，回
頭望著他。

「關於這個問題，你該問你自己。」
一個星期過去了，歐嘉芝的生活似乎

已經恢復正常。
她每天早上八點出門到店裡，晚上等

店關門再回家，一切的一切看起來似乎都
很 OK，祇除了那偶爾的出神跟發呆之
外，一切都算正常沒錯。

辜仲暘沒有出現。
一次都沒有！
突然，一陣很急促的敲門聲把歐嘉芝

喚回現實來。誰啊？
「進來。」

一聽見她的聲音，
小雅跟一堆助理匆匆忙
忙地跑了進來，一進來
的第一件事，就是先開
電視。這個舉動把歐嘉
芝搞得一頭霧水。

「老闆，你快來看
啊！」小雅把她從椅子
上挖起來，然後推到電
視機前。

「這時候哪有什麼
好看的電視？」

歐嘉芝失笑，當眼
睛往電視看去之後，才
發現有張自己很熟悉的
臉，此時此刻正打扮怪
異 地 在 電 視 裡 接 受 訪
問。

咦？他身上穿的那
件禮服不是前幾天剛送
去保養的 「天使花嫁」嗎？歐嘉芝銳利的
目光立即射向小雅。

「呃……老闆，你也知道，辜先生這
麼有誠意，又這麼帥，不幫他我良心過意
不去嘛。」

一接收到那如芒刺般的目光，小雅立
刻解釋，臉上帶著即將被痛宰的慘笑。

翻翻白眼，歐嘉芝真不知該說什麼
了。

厚！她的這群助理，全被她寵得無法
無天了，胳臂全都往外彎，也不想想誰才
是她們的衣食父母。

接著，電視裡記者的問題，又把歐嘉
芝的注意力給拉了過去。

「辜先生，請問宇宙集團為什麼會突
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決定舉辦這次的化
妝馬拉松大賽？」記者問著辜仲暘。

（五十一）

山洞給人的概念，總是一個山洞。我們一進
暗門，的確是一個山洞，可是高大寬敞得像是整
個山腹全都挖空了一樣，根本不覺得是在山中，
而且，山洞頂上，有許多孔洞、隙縫，月光透將
進來，整個山洞中，都有迷迷濛朦的光亮，抬頭
看去，倒像是有許多個月亮一樣。

那所巨宅，巍然而立，那 「建文帝」和齊
白，正一先一後，走了進去。

第十一部：巨宅中的異事
我在巨宅前站了一會，視線漸漸適應黑暗，

更看出那巨宅建造之精細。那麼大的一所宅子
（行宮），無一處不是五百多年前的古物，要說
起價值來，那簡直是無可比擬。

不一會，我聽得齊白的叫聲自內傳出來，他
在叫我： 「快進來。」

我跨進了大門，又發出了一陣讚歎聲，看來
齊白所找到的記載，不是怎麼可靠，記載上祇說
有上千名巧手工匠參加了這個工程，照眼前的情
形來看，祇怕還不止。 「上千名」，究竟是幾千
名？三千還是五千？而從一磚一瓦的考究程度來
看，就算是八九千人，辛苦幾年，祇怕難以完
成。

所有工匠 「下落不明」上萬的家屬號哭涕
流，多少家庭從此破碎；這其中，不知有多少
血，多少淚，而為來為去，祇不過是為了一個人
避難。

我想到這裡，心中自然而然，生出了一股怒
意，齊白還在一疊聲地叫著，我陡然大喝： 「催
什麼，這就來了。」

我的怒意，自然也表達在聲音之中，齊白和
我很熟，當然聽得出來。我看到他在前面一個偏
廳的門中，探頭向我望來，一副不知發生了什麼
的樣子。」

我向他揮了一下手： 「沒有什麼，不關你的
事，我祇是想起了那幾乾個巧手工匠的悲慘命
運，有點不愉快。」

齊白苦笑了一下： 「那畢竟是歷史了。」
我咕噥了一句： 「歷史，一直在反覆重演。

」
我一面說，一面用力一揮劍，本來我不想去

砍削什麼，可是順手一揮間，卻恰好砍向一根相
當粗的柱子，若是尋常的劍，倒也罷了，那柄劍
真是鋒利之極， 「刷」地一聲，已削進了柱子幾
寸，我一收勢，劍留在柱中，再一運勁，劍身便
從柱中透了出來。

齊白也看得咋舌： 「好劍。」
我模劍在手，也看得愛不釋手。這時，那

「建文帝」也從偏廳中走出來，手中拿著一個看
來灰樸樸，毫不起眼的劍鞘，一副討好的神情：
「你要是喜歡，就……當是御賜。」

我伸手接過劍鞘來，還劍入鞘，一時之
間，也弄不清楚劍鞘是什麼材料所製，我把劍順
手放在一張几上，冷冷地道： 「你有權處置麼？
」

「建文帝」又驚又怒： 「這是什麼話？我貴
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皇上——」

我極快地打斷了他的話： 「那你一直躲在山
洞裡幹什麼？」 （六十七）


